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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回  十仙俠收徒歸大道　五花劍傳世演奇書

　　話說公孫大娘等共分水陸三路，捉拿惡賊燕子飛。這燕子飛住在潮神廟中，因何兩夜沒有出來？說也惡毒。他恨陳雪貞求歡不

遂，船中反留隱娘等拿他之嫌，深入骨髓。又恨隱娘等來得人多，眾寡不敵。雖然仗著仙劍利害，幾次臨危，尚無意外，究竟留看

這一班人，終是對頭。既然不可為敵，必須想個法兒，把他們一網打盡。故此左恩右想，被他想出一條水火無情的計來，知道隱娘

等眾人多住在花珊珊家中，他因不惜艱難，向深山內覓了許多毒草，用水浸了兩夜，到第三日取起，搗成毒汁，準備黑夜暗至花

家，傾入水缸、水桶之的、使他們吃了下去，一個個毒入心肺，不消數日，自然死個盡絕。又向山陰縣城泛衙門盜了數枝火箭，要

燒陳雪貞的漁船。水面上火發起來，無處逃生，活活把陳實、雪貞一齊燒死，以泄心頭之憤。故此一連兩夜，足跡未到灩澦灘邊，

公孫大娘等分路拿他的時候，他正身藏火箭，肩背仙劍，腰懸毒草汁兒瓶，在潮神廟動身，要想今夜行事。　　從潮神廟到花珊珊

家，須先打從灩澦灘經過，子飛來到灘頭留神一望，見陳雪貞的船上燈火尚明，人還未睡，他就掏出箭來，對準船柵颼的一箭，正

中蘆篷之上，火機擊動，頓時燒將起來。子飛又是一箭，覷定稍棚射去，又射個正著。再要射第三箭時，忽見船身一晃，煙燄中冒

出兩個女子，正是紅線、隱娘，一個在前，一個在後，各起仙劍，將船柵砍倒，墮入水中，一霎時，煙消火滅。子飛大怒，覷定隱

娘射去一箭。隱娘不慌不忙，將劍一迎，那箭反向子飛射回，滿箭是火，幸虧躲避得快，幾乎把鬢髮燒去。子飛見勢頭不好，今晚

又不是路頭，把背上的芙蓉劍拔在手中，連連晃動，駕起劍光，飛奔而逃。紅線、隱娘也駕劍光追來，不多幾步，只見前邊灘上劍

光大起，乃是虯髯公、黃衫客率領雷一嗚、白素雲、薛飛霞、花珊珊在前擋路。珊珊仗劍當先，看子飛來得切近，平地躍起有一丈

多高，大喝：「惡賊，今夜看你柯處逃生！」劈胸向子飛一劍。子飛沒有防備，慌把身體一偏，當的一聲，巧巧砍在腰間懸的那只

水瓶之上，擊成齏粉，這毒草汁濺了珊珊一頭一臉，珊珊不知道是怎麼東西，喊聲「不好！」跌下地去。幸由素雲扶住，並未受

傷，不過滿頭臉頓時起出無數泡來，異常腫痛。虯髯公等顧不得珊珊受傷，各持仙劍直取子飛。子飛那敢抵敵，只把芙蓉劍虛晃幾

晃，向著來處逃生。約行八、九里之遙，遠遠見又有無數劍光直沖霄漢。子飛暗想：「這又奇了，前面已高潮神廟不遠，那一班與

我作對的人，方才分明多在灘邊，只有空空師長不在其中，想來因念師生之誼，早經回山，故已數天不見，此間那得有人？」一頭

思想，一頭如飛的走去。但見那些劍光來得愈近，定睛一看，為頭的正是師長空空，後面又有兩個道家裝束，一個經商打扮，一個

書生模樣，一個道姑服飾，一個身穿舞衣舞裙的人。內中只有那書生模樣的文雲龍，曾在陳雪貞船上交手一次，本領尚是平常。餘

人卻多從未見過，估量著善者不來，來者不善，心下很是著慌。及至行近空空兒面前，不敢行強，只得高喊：「恩師饒命。並求須

念數月師徒之情，放一條生路，以後自當回心改過，不再為非。」空空兒聞言，冷笑道：「燕子飛，你懊海遲了。俺當初傳你劍術

的時候，何等囑咐於你，怎的不聽訓誨，敗壞教宗，好色貪財，傷生嗜殺。論你造孽，死有餘辜。如何今夜還想得活？」說畢，一

劍向燕子飛頂上便砍。子飛見空空兒下了絕情，求又求不去，逃又逃不來，無可奈何，把手中的劍訣一收，落下平地，說聲：「師

長如此無情，弟子也說不得了。」拍的將劍祭起空中，直取空空兒。惱了精精兒、崑崙摩勒、荊十三娘，各祭仙劍，還取子飛。空

空兒也把紫電劍祭起，後邊虯髯、黃衫、紅線、隱娘也趕到了，紛紛各祭仙劍取他，共有九柄仙劍與芙蓉劍鬥在一處。那芙蓉劍夭

矯盤旋，真如生龍活虎一般，力敵九劍，毫無破綻。

　　公孫大娘自從眾仙祭劍之後，要看看這芙蓉劍力量，未曾動手。今見果然利害，始笑微微把檀口一張，吐出霜愕丸來，眼前起

一道白光，好似一條雪鏈，向眾劍中直撲入內。眾仙見了，多恐傷了自己的仙劍，不約而同各將左手一招，急急收回。子飛見那穿

舞衣的婦人，從口中吐出一道光來，尚還不知是劍。及見空空兒等多把仙劍收去，不曉為了何故，也想把芙蓉劍收轉。豈知那白光

飛近劍旁，只聽得呼的一聲，竟把此劍卷住。子飛大吃一驚，喊得一聲：「啊呀！」起手急忙向劍亂招。那劍不向自己飛回，只在

空中旋轉，子飛急得目瞪口呆，大喝：「何來妖婦，破我仙劍。」一個飛燕出林之勢，飛近大娘身旁，揮拳便毆。大娘喝聲：「誰

敢放肆！」起小足輕輕一踢，不偏不倚，踢在子飛手臂上邊，只覺得滿臂酸麻，不能運動。大娘始從容起手，向霜鍔丸一招，喝一

聲：「捷！」吸住了芙蓉劍，一齊飛入掌中。子飛眼見他將劍收去，怎的不想拼命奪回，怒衝衝搶進一步，忍著臂疼，向大娘當胸

又是一拳。此拳名黑虎偷心，十分著力。大娘見了，不去招架，將身一躍，使他撲了個空，乘勢把霜鍔丸祭起，寒光凜凜，直奔子

飛。空空兒、聶隱娘等九位劍仙見大娘已將芙蓉劍收去，也各手持仙劍圍殺擾來。

　　子飛此時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，只想仗著縱跳工夫，從劍林中拼命逃生。怎奈霜鍔已經飛到，不及奔避，繞著子飛打了一個盤

旋。但聽得克察一聲，從前心直透後背，刺倒於地，鮮血直流。眾劍仙仙劍齊下，剁成肉泥。應了當日「如有為非作歹，死於亂劍

之下」的重誓。

　　著書的著到此處，有七言絕句一首，感歎這燕子飛道：

　　　　已得仙傳造詣深，如何好盜復邪淫；誤人心術財兼色，利劍先須誅爾心。

　　公孫大娘與眾劍仙既把燕子飛剁死，大娘向空稽首，道：「善哉，善哉！人生世上，財色關頭，最宜謹慎。燕子飛本也是個絕

頂英雄，又得仙傳劍術。倘能從此修持正果，何難位列仙班，安有今日殺身之慘。這多是他自作自受，可歎，可歎。」眾劍仙也沒

一個不唏噓太息。空空兒究竟先曾收他為徒，更觸動了師生之情，不免滴下幾點英雄淚來。黃衫客等九位劍仙，與文雲龍等四劍

俠，多來勸慰。空空兒見黃衫客等多有門徒，想起當初五個人一同下山，如今兒獨有自己一人不合誤傳大道，弄得冷淒淒的沒有下

場。這是那裡說起，真覺又羞又恨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

　　武剛等眾捕役見燕子飛已經伏誅，好不歡喜，一個個叩頭羅拜，多說：「仰仗眾仙俠神威，得除大害，不但我們受恩不淺，地

方上也感激無窮。須請同至縣衙一行，我們縣太爺尚要盡些敬仰之意。這是虯仙長與文劍俠前日面見太爺之時，太爺親口說的，務

請眾位一同前往，我們也好與花小姐到案下消差。」虯髯公道：「提起花小姐，方才面上受了那廝怎麼傷痕，如今可好？」武剛將

手對珊珊一指，道：「不知小姐所受何傷，現尚滿臉腫痛。眾仙俠可有那一位與他醫治醫治，並看究竟是何物所傷？」黃衫害聞

言，令珊珊走近一步，仔細一看，見臉上邊起了無數膿泡，像是毒物所傷，卻看不出是怎東西，因令素雲將方才所碎的破瓶向地下

取來，仔細一嗅，有些水氣，卻又帶著些爛草氣息。把仙劍向碎瓶上一點，劍尖微有黑色，料著中的必是水毒，諒還不甚緊要，急

向身旁取些化毒丹來，與他敷上。不多一刻，痛止腫消，珊珊叩頭不迭，又向眾仙俠謝過殺賊之恩。謝畢，也欲堅請到縣衙去同見

太爺。

　　公孫大娘等本待不往，怎奈珊珊與眾捕役一再懇請，虯髯公、文雲龍又因方正果曾有言在先，未便固卻，反使珊珊與武剛等為

難，故令將子飛屍身派人交給地保，吩咐好好看守。珊珊與武剛在前引道，各仙俠隨著進城。到得衙中，天已大明。方正正坐早堂

理事。武剛進內稟知，方正大喜，下階相迎，說了許多感佩的話，並問虯髯公：「先時燕子飛在柳葉村採花一案，柳青的呈詞中，

是晚有個蜷鬚老人，不知是否即係道長，乞道其詳。」虯髯公直認不諱。方正更覺肅然起敬，深贊義俠作事，隨時隨處長存為民除

害之心，畢竟與他人不同。虯髯公略略遜讓。方正又問了些捉拿時的情形，吩咐家丁取銀千兩，以酬殺賊之勞。眾仙俠回稱：「山

野之人，無須需此。」那裡肯領。方正又決什必要他們收受。虯髯公見出自至誠，遂即領了下來，把五百兩分給武剛等眾捕，五百

兩給予珊珊。豈知珊珊淚汪汪的跪地辭道：「承眾位仙俠見賜，又是本縣太爺的銀兩，小女子本來焉敢不收。無如小女子自父親去

世，萬念俱灰，今幸大仇已報，與世無爭，要此銀錢也無用處。斗膽想求眾仙俠轉給灩澦灘漁戶陳實並那被殺漁人的家屬，以為養

贍之資，不知可能允許。且小女子尚有一言，求眾仙俠賜示。空空仙長等下山，原因收徒傳道而起。刻下燕子飛既已伏誅，小女子

老父已死，家無一人，孤弱伶仃。竊有願隨空空仙長棄家訪道之意，未識眾仙俠可容納否？」說畢，叩頭不已。虯髯公聽罷，哈哈



大笑，道：「不信你這小小女子，竟有如此志氣。此事據俺看來，盡可使得。不知眾道兄、道姑意見若何？」空空兒正在惱恨沒有

門徒，聽得花珊珊要拜在他的門下，喜不自勝。眾仙俠也因珊珊孝勇可嘉，大與燕子飛有別，故亦多向空空兒竭力贊成。珊珊遂在

公堂之下，向著空空兒叩拜為師，並求本官把差事消去，好隨眾仙俠雲遊四海。方正見燕子飛巨案已破，珊珊正好拜師，日後可得

劍術真傳，不負是個女子豪傑，心下也甚歡喜，准將差事註消。一面飭備盛筵款待眾仙俠，一面打道屍場勘驗屍身。眾仙俠回稱：

「願隨太爺將屍身勘過，即欲回山，不消驚攪。」方正再四相留，只是不聽，因飭家丁速請員外柳青，又令值日差傳齊三岔道大街

事主賈仁，延月巷事主金滿之婦黃氏、臥虹橋許彩香之父許問渠，三岔道西街事主賈珍、北街事主金有光、灩澦灘被殺某漁人之子

並陳實、陳雪貞等，多向屍場看明，燕子飛今已受誅，以便申詳結案。惟有雲燕飛因全家被殺，並無事主到場。回燕坡王姓富戶家

的血案，乃在錢塘縣境，日後行文照會。那賈仁等聞知此信，多往觀看。

　　霎時間，一人傳十，十人傳百，漸漸的山陰縣中百姓多曉得燕子飛已經殺死。這樣淫凶極惡的賊人，那一個不想去看看。但見

潮神廟左近人山人海，擁擠異常。方正到得屍場，看守子飛死屍的地保跪地迎接。方正吩咐：「起去。這是罪惡滔天、格殺不論的

重犯，與尋常驗屍不同，不必件作細驗，只須本官略觀一過。」見子飛血肉模糊，只有頭顱未動，乃是眾仙俠留著，待本官到來明

正典刑。方正看了，傳諭劊子手，立時割下，號令三岔道口，以昭炯戒，諸事已畢，方正傳命起道回衙。眾百姓也紛紛散去，多

說：「這是作惡人的下場，真是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。」

　　公孫大娘眾劍仙就乘眾百姓散去之時，偕同文雲龍、雷一鳴、白素雲、薛飛霞、花珊珊五俠，尋見陳實、雪貞，也下去辭別方

正，或恐再多耽擱，一同到灩澦灘下船。眾劍仙依著珊珊之言，把餘下的五百兩銀子，二百兩給了被殺漁人的家族，三百兩給與陳

實。陳實因船中損失之物不消如許銀兩，不肯收取。雪貞也道：「此銀受之無名。」推來推去了許久。黃衫客道：「貧道倒有個主

意在此。我等五人下山的時候，原想各人收個門徒，令他們行些真實俠義的事，要個明理之人，著一部書留傳當世，使人曉得劍俠

與劇盜、飛賊本是兩途。如今門徒多已收了，雷賢契與白姪女三探臥虎營，腰斬秦應龍；文賢姪與薛姪女城武縣盜印，警戒貪官，

使貪官自盡而亡；又往臨安行刺好賊秦檜，雖然氣數未終，不曾刺得，卻被薛花劍的劍尖在背心上暗刺一下，將來應主患發背而

亡；文賢姪又打死惡賊烏天霸；花姪女為父報仇，捉拿燕子飛。這些義俠之事，正可著書傳世。陳小姐請把此銀收下，除了寶舟損

失之物應銀若干，餘剩的替我們訪個文人，著部《仙俠五花劍》新書，俾垂永久，豈不大妙。小姐料無推辭的了。」眾仙也齊聲稱

好。不由分說，把銀放在雪貞船上。大家上岸，帶著門徒，各回太元境仙山而去。空空兒傳與花珊珊的青芙蓉劍，因公孫大娘用霜

鍔丸破他之時，鋒刃略有損傷，須得大娘重行煉過，然後安排香案，即在仙山傳授。一言表過不提。

　　這陳實與孫女雪貞，取了那三百兩紋銀，除去船中損失器皿，不到數十兩外，尚有二百數十兩。陳實留出數十兩作為川資，與

雪貞一棹扁舟，遍尋可以著得是書的人。後在江南遇了一個海上劍癡，此人頗以俠氣自負，因把五花劍的事從頭至尾告訴於他，居

然做出這部書來，就把那二百兩紋銀作為刻印之費。此書既成，海上劍癡復作一詩，以結之曰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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